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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华◇一地鸡毛

清代一次流产的“限购”

周华诚◇写食主义

河豚的诱惑

王珉◇市井烟火

乐当“饺子先生”

河豚的诱惑在于有毒而味美。料理是门
技术活。内脏，鱼子，鱼皮最毒。有多毒，五步
蛇、见血封喉树比之何如，我不知道；有个说
法，河豚之毒，相当于剧毒药品氰化钠的1250
倍，只要0.48毫克就能取人性命。

那是真毒。
春季为河豚繁殖期，河豚中卵巢的毒素，

比其它季节还要高。关注新闻，前段时间就看
到有人误食河豚，进了医院——广州有两兄
弟，从市场买来“杂鱼”滚汤喝，没想到买回来
的鱼里竟然有河豚。于是被毒倒，其中一人还
进了ICU（重症监护病房）。

我吃过风干河豚肉，炖了一锅汤，一桌人
吃得兴奋难以自持。

上桌时，厨师进来，先盛了一碗河豚汤，当
大家的面喝了，然后坐到大厅去看电视。直到
河豚汤都快放凉了，大家按捺不住，探头门外，
见厨师还在那儿安然地抽烟，看电视，抖二郎
腿，这才放放心心地喝汤。

汤味如何，一个字，美极了。
据说河豚上桌厨师先尝，这是规矩。
我老家邻居小孩，去溪中捉了石斑鱼，自

己烧起来吃。石斑鱼，是家乡青山秀水间的好
鱼。却也把这小孩吃进了医院。原来那石斑
鱼子，也是有毒的，吃不得。

幸好小孩吃的不多，才没酿成大祸。
清人笔记《履园丛话》有一说法，说河豚烹

煮之时，必以芦芽同煮，可解河豚之毒。还说
苏东坡诗云，“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
时”，亦有此意也。

我觉得这说法，不靠谱。
芦芽是什么东西，字典上的解释，是芦苇

的新芽。我们日常吃到一种蔬菜，叫芦笋，与
芦芽完全是两种东西。芦笋清清爽爽的样子，
带着青味。它是百合科的，又叫石刁柏。我查
了植物书，才知道它在地里的样子。反正我是
没看过有人种它。

芦芽，就是真正的野味了。芦苇初长，那
淡黄和乳白的芦芽冒出地面，更像是野竹笋。
剥掉外面的一层芦衣，里面就是脆生生、嫩滋
滋的芦苇芯。这东西，炒鸡蛋，或是做汤，都鲜
美得紧。遗憾的是不易得之，芦苇初生也就那
一段时间，过了时节，芦苇老成，芦芽也就不堪
其吃了。

芦芽之美，自不待言，然而要说能解河豚
之剧毒，怕芦芽是无能为力。芦芽文艺小清
新，见到凶猛的生化武器河豚，哪里有办法。

春天山野之间，蘑菇也多。然蘑菇也是轻
易吃不得的。若非山农指点，一般人不易分清
有毒菇与无毒菇。长得都可爱，都萌，只是有
的萌人，有的蒙人。蒙人也可至死。

微信朋友圈，有些人常转危言耸听、道听
途说的东西，我是一概不理。同一人老转此类
信息，则设置“不看他的朋友圈”。前些时候，
有人转，某物某物别再吃了，会死人的。会死
人的东西，譬如：虾+番茄，相当于砒霜，食之必
死；鲫鱼+豆花，食之中毒，必死；生鲸肉+大面，
大毒，食之必死，诸如此类。

立马屏蔽此人，必须的。要这么容易死
人，谍战电影中暗杀来暗杀去，多费劲。不如
假装好朋友请他吃饭，先请他吃铁板大虾，再
吃红烧鲫鱼，又上一盘番茄沙拉，饮料就喝一
碗豆花，不一会儿只见对方捧着肚子心满意足
直哼哼，“啊，这顿饭真是，吃得好饱！”说毕，两
腿一蹬，一命呜呼去也。

我常被女友的同事以“饺子先生”代称。虽
然这称呼不是什么高雅奖项，但我还是乐意接
受这个带有烟火味的称呼，因为这称呼比较符
合实情。

笔者在电视台上班一周只休息一天，一般
两周里，我会用一个休息日来包饺子。别人家
包饺子通常是团队作战，我包饺子时大多是一
人在家，独自悄悄进行。我每次包饺子的数量
基本上在2斤皮计120个左右，包好后自己当
即煮好吃掉一点，大部分速冻起来，以方便母亲
和女友当早餐食用。

包饺子这天，我先到市场挑选馅料所需的
各种原材料和饺子皮，回家后不慌不忙慢慢择
洗，再一点一点切碎。曾有个朋友看我切得那
么精细，很是佩服我的刀功。其实，非我刀功多
么了得，实是因为我没把包饺子当成一项任务，
而是神闲气定享受这一过程。如此，手起刀落
便片薄、丝细、粒碎，调制馅料时便心有灵犀配
比得恰到好处。

包饺子时，我端坐电视机前，一边看着喜欢
的节目，一边不疾不徐地对皮和馅进行认真组
装，成型后的饺子个个似弯弯月牙，边沿上细密
的褶子如花绽放。将包好的饺子整齐排放到冰
箱速冻板上，煞是漂亮喜人。能有如此心境，盖
因“民以食为天”的理念，为天之大事，难道还不
值得去认真投入么？

家人对我包的饺子屡食不厌，这是促成包
饺子成为我一项经常性工作的直接动力。而间
接动力则是，有次女友带了一些饺子到单位用
电饭煲蒸了，几个同事分吃后，挺不解地说：怎
么还有这么好吃的饺子呀？后来，女友同事更
夸张地对她说，吃了我包的饺子后，有次上街买
了一盘饺子，只吃两个便放了筷子。既然女友
的同事这么捧场，我自然“乐包不疲”了。

笔者包的饺子的“独门绝技”其实没什么特别，
就是借用了时尚人士着装上的“混搭”：能混的都往
馅里混，除了上好的鲜猪肉外，有白菜心、长豇豆、芹
菜、大葱、小葱，外加生姜、麻油、酱油、鸡精。也许，料
丰富了，味儿便足了，跟“佛跳墙”的美味是一个理。
此外，饺子包好后一般不用水煮，而是蒸吃。煮的饺
子难免味儿淡，煮破了更是不太好吃，蒸饺不仅不用
担心破皮进水，吃起来还有汤包之妙。

凡此种种，皆为笔者乐于接受“饺子先生”
称呼的几点注解，试想，当个“饺子先生”是光荣

的。

水塘原先是没有的，那一年，我家建造
两层小楼，需要泥土填高屋基，于是请来挖
掘机在房子基地左前方约100米处连续掘
土，这儿便成了又大又深的坑。夏天几场
大雨之后，大坑四周塌陷，后来父亲请人来
把它裁削呈椭圆形，并继续加宽加深，渐渐
地就形成了这小小的水塘。

小小池塘，水清洌洌的，像明亮亮的眼
睛，塘圆溜溜的，像只小小的圆镜。这小小
的水塘，盛过蓝天白云，盛过明月星斗，盛
过鸟鸣蝶影······

这方小池一直赋闲着，有一年春天父
亲买回藕种栽进池里，春夏之交，这片水面
竟被碧绿的荷叶所覆盖，宛如一面翠色的
圆镜。数百茎荷花，或亭亭玉立，如翘首的
伊人，风姿绰约；或枕波而卧，似慵懒的女
子，温婉可人。

荷塘是我儿时常去的地方。每逢周日，
我便独自一人，痴痴地趴在塘边，从小荷才
露尖尖角，变为一个个小小的圆，直看到“青
荷盖绿水、芙蓉披红鲜”。田田荷叶、亭亭荷
花，成了我最要好的小伙伴，成了我心头一
幅隽永的风情画卷。偶而下雨，仍不肯离
去。雨丝纷纷扬扬，荷塘渐渐迷蒙起来，菡
萏含露，亭亭玉立，香远益清，沁人心脾。无
雨时，用手撩起水滴轻轻撒上花叶，水珠在
圆盘上调皮地滚动，那时，想像的翅膀就在
自由地翱翔。直到天黑，听见母亲深情唤儿
的声音，我才依依不舍地跟它告别。

暑假里，我一个人划着一只大木盆，向
池塘深处驶去。此时塘里的荷叶真是“接
天莲叶无穷碧”啊。我在荷林里左冲右突，
几乎找不到出路。阳光在荷叶上跳跃，偶
尔从缝隙里漏下一点来，洒在波光粼粼的
水面上像金子一样。观赏着硕大清香的荷
叶，我喜不自禁地摘下几片放在木盆里。
傍晚，我抱着一大捧荷花回家。母亲看到
我手中的荷花，虽觉得可惜，但并没有责怪
我，而是说别把荷花浪费了，做菜吃吧。当
时我童真地想：荷花能做菜吗？能吃吗？
母亲拿了荷花洗净切碎放入大瓷盘中，又
舀了一瓢面粉倒进盘中，加水搅拌，我趴在
灶台上，眼巴巴地望着锅。母亲把调好的
荷花刚倒入滚热的油锅，那沁人心脾的清
香瞬时溢满了小小的厨房，馋得我口水乱
飞。待荷花烧饼一出锅，我就迫不及待地
撕起一块往嘴里塞，咀嚼了两下，就满口醇
香，然后整个人就好像包围在这种清香里，
犹如身在开满荷花的池塘。

吴 建◇浮世逸草

一池荷香润心田

古往今来，吟诵莲荷的诗句数不胜数，
“灼灼荷花瑞，亭亭出水中”，“雨罢苹风吹碧
涨。脉脉荷花，泪脸红相向”，“应为洛神波
上袜，至今莲蕊有香尘”。许是受周敦颐“可
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影响，我对莲荷更多
的是一份仰慕，细想，这世界上有花无数，比
荷花美的也有不少，或淡雅素洁，或雍容华
贵，或娇艳欲滴，或婀娜多姿，却独有荷花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任烈日炙
烤、雷击雨淋，无所畏惧，娇美、高洁如许。

我喜欢荷花，喜欢它纯洁、情真、质朴，
喜欢它清静而又优雅，羞涩而不忸怩。那一
朵朵清雅的花儿，每一朵花瓣都是优美曼妙
的舞蹈，每一朵花苞都是婉约抒情的小诗。
我为“清水出芙蓉”而感叹，为自己内心得到
的清幽而感叹，更为人生能有淡泊与宁静的
境界而感叹。

而今父亲年纪大了，再也无力种荷了，
长大后的我迫于生计常年在外奔波，也很少
光顾小池了，原先生机勃勃的池塘逐渐萧条
凄冷。今年夏天，我回家小住，在这荷塘边
伫立良久，想到季羡林先生种荷，种出了一
片《清塘荷韵》，滚滚红尘中有多少人像我这
样为追求物质而荒芜了精神啊。我暗忖，明
年春天，我要在这方小池里种下一片荷，种
下一片心灵的绿荷，让这绿荷的清香之气去

温润芸芸众生······

乾隆初年，曾经发生过一起官员提议限
购事件。今天的读者对“限”这个字已经不
陌生了，房子限购，汽车限牌限购，可古代物
质生产并不丰富，除了饥荒年粮米紧俏，鲜
少发生抢购事件，限购政策亦相当罕见，即
使这则所谓“限田”也是一个流产的提议。

该政策的提议者是顾琮。顾琮（？-
1754），满族伊尔根觉罗氏，字用方，镶黄旗
人，时任漕运总督。至于他为什么提出这个
政策，史料中语焉不详。看乾隆的批复，应该
是为了限制富人囤积田地，故提出每户买田
不得超过三十顷。《清史稿》中有一句话：“八
年，以督运诣京师。入对，请行限田，上斥其
扰民。”顾琮在京城对乾隆面陈限购粮田之
策，被皇帝训斥。但《清稗类钞》将其视为大
臣有风骨的案例：“尝持议欲行限田法以均贫
富，与用事大臣动色争于上前，无所挠挫（屈
服）。”当时他提出这个议案，其他大臣当场反
对，皇帝也站在他的对立面，但他并不屈服，
而是当着皇帝的面继续争论，这说明他一定
有自己的道理和逻辑。因为此事是具体的经
济政策，皇帝并没一棍子将其打死，还是有容
人雅量，继续说服教育。后来，乾隆专门下了
一道圣谕，详述此事原委并给出结论。

在圣谕中，乾隆说：“尔以三十顷为限，
则未至三十顷者，原可以置买，即已至三十
顷者，分之兄弟子孙名下，不过数顷，未尝不
可置买，何损于富民，何益于贫民？”关于限
购后果，乾隆一下子说到了点子上，即，你打
算借此均贫富，可是买得起田地的人，总能
想出规避政策的办法。特别是限购一招，无
论古今都是公认懒政，哪里出现了问题，一
限了之，从此跟我没关系。本来是执政者应
该从根子上去解决的事儿，比如房产政策面
对的问题应该是“居者有其屋”，限牌限号面
对的问题是交通拥堵，但事实上，实现房产
限购的时候还是有人能够几十套几百套地
买入，限牌限号后堵城还是堵城。民众并未
感受到限购限牌限号后带来的“利好”。“何
益于贫民？”一句尤其准确，无论田地还是房
子，买不起的还是买不起。

无论限什么，最受打击的只有中产阶
级。他们是社会的中流砥柱，最健康，最活
跃，也是最胆小怕事、最守法和任人宰割的
阶层。限购限牌，他们的改善型需求就会停
下来，他们为了正常上班就要绞尽脑汁独自

应对交通拥堵，古代若是“限田”，种田能手们也
就有劲儿使不上。中产阶级本是社会财富的主
要创造者和积累者，无论限什么，都会打击他们
的创造力——其实对整个社会是一种打击。

乾隆又说：“况一立限田之法，若不查问，仍
属有名无实，必须户户查对，人人审问，其为滋
扰，不可胜言。夫果滋扰于一时，而可收功于日
后，亦岂可畏难中止？近辗转思维，即使限田之
法，地方官勉强奉行，究于贫民无补，是不但无
益而且有害也。”乾隆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没有
想明白后果，利弊尚未完整分析，就不要滋扰百
姓。既然顾琮坚持，乾隆还是给了他一个台阶，

“而顾琮犹以为可行，请率领地方官，先于淮安
一府试行之，朕令其与尹继善熟商。”尹继善乃
当时的两江总督，雍正时代的政治新星，三十岁
时即外放封疆大吏，继任的乾隆后来还跟他结
成了儿女亲家，颇有政声。按当时的情势，顾琮
在朝堂上和皇帝的争论应该传到了尹继善的耳
朵里，以尹继善之聪明，自然附和皇帝。不过，
即使从公理上看，尹继善也会反对限田，他在给
皇帝的回奏中态度鲜明地表明了这一点。乾隆
说：“今据尹继善陈奏难行之处，与朕语不约而
同，则此事之断不可行，断不能行，实出人人之
所同然，又岂可以尝试。特降旨晓谕顾琮，此事
著停止。”

乾隆通过貌似民主的方式解决了顾琮的限
购提议，虽然他心中早有定见。现在看来，从上

至下地制止蛮干，某些时候还是必要的。

要中了河豚毒，吃再多芦芽也没用，必
须立即送医洗胃。《履园丛话》不靠谱的还
有，譬如：“虾味甚鲜，其物是化生，蚂蚁、蝗
虫之子一落水皆可变，煮熟时有不曲躬者不
可食。”虾是蚂蚁、蝗虫的虫卵变的，你会信
吗？又说，“蟹者，深秋美品，与柿同食即
死。”又说，鲙鱼“背脊有十二刺，应一年十二
月，有闰则多一刺，如正月之毒在第一刺，二
月之毒在第二刺，以此类推，有中之者能杀
人，惟橄榄汁可解。”

这样的鲙鱼刺，搜集起来，路遇仇
人，悄悄上前戳他屁股。哎呀，想想也真

是醉了。


